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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紀要】 
 

從教廷外交的觀點看中梵協議之內容、
現況、影響和展望*

陳 聰 銘
（獨立歷史研究者）

摘要

中梵於 2018年 9月 22日在北京簽訂任命主教臨時協議，開啟了中梵
關係新頁。簽約兩方基於協議屬實驗性質，同意不對外公開內容，兩年一

期可續約，至今續約兩次。本研究目的以中梵協議實施情況為主軸發展，

探索協議可能主要內容，實施運作流程、成果、障礙、產生的問題、未來

展望，以及協議對兩岸四地華人天主教會政教關係和臺梵外交的影響。本

研究觸及的主要議題有兩方面：一、中國政府與教會關係之層面，包含中

國政府透過政治措施和法令規範因應協議實施後產生的問題，「一會一

團」（愛國會和主教團）之角色，官方公開教會團體與地下團體之互動，

以及協議對兩個團體的影響。二、教廷外交：為了維繫與中國政府的對話

與中梵協議，一方面，教廷透過指令和教宗精神影響力引導中國神職接受

協議安排；另一方面，教廷從事國際外交以拉近中梵關係。本研究以兩方

面做出結論：一、從中梵協議實施的成果，歸納出對兩岸四地華人教會

和政治外交之影響與未來展望；二、推斷出教廷為突破中梵關係之瓶頸階

段，以回歸天主教會傳統的方式處理主教任命之問題。

關鍵詞： 中梵協議、中國主教任命、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自選自聖、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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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8年 9月 22日教廷外交部副部長卡米雷利（Msgr Antoine Camilleri）和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於北京簽訂任命中國新主教的中梵臨時協議，開啟了中梵

關係新頁。簽約兩方基於協議屬實驗性質，
1

１同意不對外公開內容，雖然教廷新聞

室在同時間發出聲明，稱是「為了任命新主教」（Vatican News, 2018），但是協
議內容仍引發各方揣測。2020年 10月 22日協議續約時，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在公開場合指出「為了使對話所結之果實更為堅實，就需持續下去⋯⋯協
議的目的就只有任命新主教⋯⋯協議不可能處理所有問題，我們很清楚地了解關係

正常化之路還很遙遠。」（Vatican News, 2020c）無論如何，協議內容不公開，已
足夠引發各方高度的好奇心和臆測。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觀察雙方五年多來至今（截至完稿日 2024年 4月 16日）
的互動，以中梵協議實施情況為主軸發展，探索協議可能主要內容，實施運作流程

和成果、障礙、產生的問題、協議對陸、臺、港、澳天主教會和教廷與中華民國外

交關係的影響，以及未來展望。本研究觸及的主要議題有兩方面：

一、中國黨政領教運作方式：中國政府透過政治措施和法令規範因應協議實施

後產生的問題，以及中方利用協議和「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主導中國教

會之做法，在此一政教關係層面上，吾人尚需深入了解官方公開教會團體與地下團

體之互動，和地下轉入官方團體之原因與方式，以及中國神職與教徒對中梵協議之

看法。

二、教廷推動國際外交維繫與中國對話：教廷的中國政策基礎是對話，中梵

協議是雙方對話的唯一官方渠道，教廷有兩個措施以維繫之：一方面透過指令和教

宗精神影響力引導中國神職接受協議安排；另一方面，從事國際外交以拉近中梵關

係。這一部分著重於從教廷外交的角度來審視教廷的因應之道，以及對中梵關係之

影響。

本研究在總結中，首先以教務和政治外交兩層面歸結協議對兩岸四地教會，以

及對教廷和中華民國臺灣邦交之影響；再者，推斷出教廷為突破中梵關係之瓶頸階

註１	  簽約雙方均由次長級官員簽字，雖然效力不變，但是筆者認為對教廷外交慣例而言並不尋常，特別
是中梵首次簽訂官方協議，是教廷期待已久之事。或許這一跡象也透露出這協議具實驗性質，雙方

最高領導人，或總理國務卿級高層避免會面簽約，是為了不要給協議太多「重量」，往後給己方「太

多負擔」；再者，雙方最高領導人見面的時機也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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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回歸天主教會傳統的方式處理主教任命之問題。

為求客觀、公正、忠實地陳述分析史實與時事，本研究以教廷、中國政府官方

和中國教會網站原文報導為主要資料來源；如是國際媒體文章，也只引述當事人的

訪談內容與發言。此外，內容中肯正確的學術論文、網路資料，以及天主教教會出

版期刊和法典也是作者參考論述根據。

貳、天主教普世教會主教任命與中、 
梵協議之運作模式

從中國天主教會在 1957年以後的發展來看，愛國會和任命「非法主教」
2

２相依

存，有如銅板的兩面，成為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 2005∼2013）時期以前中
梵對話的最大阻礙，也成為現階段中、梵對話主要議題。

一、普世教會新主教產生之方式

主教是天主教信仰生活和當地教會運作中心，主教任命方式經千百年的演

變，以教會法規定的標準過程而言，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同時，主教團、個別主

教和教廷使節在廣泛徵詢各方意見後，可定期向聖座推薦適當新主教人選，在當事

人同意後，擇期祝聖。一般而言，教廷與當地政府有良性互動和默契，不需徵取政

府意見或同意（陳介夫，2011，§376-380，頁 284-287）。
在歷史中教廷授予若干國家政府和當地教會對新主教任命表達意見權利，導

致有些國家地區流程發展至今與當今教會法規定之標準程序略有不同，例如奧地

利境內教區有權在教廷提供的三名候選人名單中由教士會議選出一人，再由教廷

正式宣布任命（AAS, 1934, p. 252）；瑞士境內各州教區（APIC, 1991）、德國也
是各邦情況不一，

3

３流程各有不同（AAS, 1957, pp. 201-205; AAS 1995, pp. 129-133; 

註２	  所謂的「非法主教」之意，是指以教會法角度言是非法，但職權有效。1960年代教廷有做此討論與
共識，參閱陳聰銘（2016，頁 313）。

註３	  瑞士情況頗複雜，巴爾（Bâle）教區則是先徵詢相關人員與機構意見後擬出一份六名候選人名單呈
給教廷，教廷選出一名；夸爾（Coire）教區在教廷提供的三名候選人名單中由教士會議選出一名；
聖蓋爾（Saint-Gall）教區寄一份六名候選人名單至教廷，如果教廷同意該名單，該教區選出一名。
至於德國境內各邦情況也不一，大致上是教廷圈選其中三名，再由教區選出一名，之後，教廷確認

後發布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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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horovskyy, 2004, pp. 89-98）。
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梅茲（Metz）主教因拿破崙

與教廷在 1801 年簽訂政教協定，規定法國元首有權提名新主教人選，再由教宗
任命。1905年法國政府頒布《政教分離法》（Loi de 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Etat）廢除該政教協定，使境內所有教區主教產生流程合乎當時教廷規定，但是
當時上述兩個城市所屬的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兩省都歸於德國，
所以至今法國總統是全世界唯一享有提名主教之權的國家元首，雖然只限於法國這

兩個城市（Metz, 1986, pp.71-73, pp.81-82）。
4

４不論世界各地情況各異，但有一共

同點，那就是廿世紀後普世教會各地主教最終都經由教宗同意而產生，流程均是由

教會人士主導，政府並不干預（除了中國和越南等國家為特例之外）；法國是例

外，但是通常總統在提名前都已充分溝通達成共識之後，才進行提名並提交教廷表

示意見完成程序。

歷史中曾出現政府不同意教廷建議的人選之情形，如 2004年 11月 22日越南
政府因特殊原因拒絕教廷屬意人選（Cath.ch, 2004）；或政府建議之人選遭教廷反
對，如 1924年發生在法國南部尼姆（Nîmes）新主教人選（Vavasseur-Desperriers, 
1996, p.782）。

教廷在廿世紀以後逐漸加強教宗權限，致力於收回任命主教權，1983年頒布
的現行教會法中也載明「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

的權利及特恩」（陳介夫，2011，§377-5，頁 286）；同時，也侷限於上述現存特
例，或教廷與某國家政府就不同方式任命主教達成協議：「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

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陳介夫，2011，§377-1，頁 286），這就是本研究論述
主題。

二、中梵協議前後新主教產生流程之演變

1957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簡稱「愛國會」）成立，在往後選任、舉辦
教區主教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自 1957至 2018年 9月 22日為止，共有 97名新
主教透過此管道選出祝聖，其中有 71名不被教廷承認而成為非法主教（不包含協
議簽訂當天教宗發布寬宥承認牧職者 8名）（沙百里，2014；Catholic-Hierarchy, 

註４	  直到 1975年，全世界有五個國家元首享有提名主教之權：海地、祕魯、西班牙、摩納哥和法國，但
除了法國之外，其他國家都在 1984年以前先後放棄此提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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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
5

５本篤十六世時期的教廷在 2007年 5月 27日發出一封致中國教會的牧函
中，並不承認愛國會屬於天主教會機構，而是國家組織機構；「根據這些機構所宣

稱的，其宗旨主要是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而這些，與天主教會的道理是

不相容的（Pope Benedict XVI, 2007）」。
從 2018年以前中國新主教產生的方式中，吾人可大致上了解流程：教區愛國

會或教區委員會
6

６人員先訪查詢問教區內神職人員、修女、修士和教友等人意見，

再約談被推薦教士之個人意見，獲推薦之人選可能一至三位不等，但也有許多情

況是政府當局早已有口袋人選。之後，愛國會和教區人員再舉辦投票選出人選。一

般而言如無意外，該人選都會自知將會被選出為新主教，這是內部默契或協調後的

結果，候任主教會設法將消息盡速轉告教廷請求同意，中共對此則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教廷再發出任命函，之後，教區再舉行祝聖禮；同時，也有原為非法主教事後

獲教廷追認，這都是所謂的「雙承認主教」。但也有候任主教並沒有獲得教廷同

意，一旦接受祝聖禮，就成為教廷眼中的「非法主教」。

為與中國政府進行協商，教廷高層依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說的「秘密狀態並非

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Pope Benedict XVI, 2007）為本，追求中國地上與地下團
體合一的目標。雙方簽訂任命主教臨時協議時仍有七名主教不被教廷承認，教宗方

濟各表達善意承認其牧職，
7

７協議實施期間2023年底為止，共有六位新主教，分別
是姚順、胥紅偉（天主教在線，2019a，2019b）、李輝、劉根柱、陳天浩和崔慶琪
（信德網，2020a，2020b，2021a，2021b），

8

８以及 2024年至今產生的三位新主教

註５	  1950年代有 38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3個事後教廷追認；1960年代 16個自選自聖主教，無一個獲
教廷承認；1970年代 1個自選自聖主教，未獲教廷承認；1980年代 19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7個
雙承認；1990年代 7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1個雙承認；2000年代 9個自選自聖主教，其中 8個雙
承認；2010年代有 7個自選自聖主教，事後均獲教廷承認。經統計，97名自選自聖主教，共 26名
事後獲教廷承認。

註６	 並非每個教區均設有愛國會，而由教區委員會處理。

註７	  他們是黑龍江岳福生、四川樂山雷世銀、安徽劉新紅、雲南昆明馬英林、福建閔東（福寧）詹思祿、
廣東汕頭黃炳章、河北承德郭金才，以及 2017年 1月 4日去世的湖北蒲圻涂世華等八人。

註８	  內蒙古集寧姚順於 2019年 4月 9日當選主教候選人，8月 26日祝聖；陝西漢中胥紅偉於 2019年 4
月 11日當選主教候選人，8月 28日祝聖；山東青島陳天浩於 2019年 11月 19日當選主教候選人，
2020年 11年 23日祝聖；山西臨汾劉根柱於 2020年 6月 10日當選為候選人，12月 22日舉行祝聖
禮；甘肅平涼李輝於 2020年 7月 24日當選為助理主教，2021年 7年 28日祝聖；湖北武漢崔慶琪於
2020年 9月 17日當選主教候選人，2021年 9月 8日祝聖。由此六例得知，當選日和祝聖日之間應
是呈請教廷同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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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勝、孫文君和吳奕順）
9

９（中國天主教網，2024a，2024b，2024c），共計九
位新主教的成果。筆者根據這些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的當選日和祝聖日，歸納出教廷

願意接受中國天主教會現存的架構和運作方式，做為對話基礎，尋求開啟一個新的

管道解開以往的歷史死結。

上述新主教祝聖時主禮者宣讀的主教團批准書內容頗值得注意，大陸的天主教

網站「天主教在線」（2019b）透露了胥紅偉祝聖禮中主教團的批准書：

「根據聖教會選舉主教的傳統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的規定，當選了教區

主教。經審核，選舉有效，現予以正式批准，此人選已經教宗同意。」然

而，批准書與過往的不同，均新增了「此人選已經教宗同意」，以及刪減

了「請在三個月之內由主教團的主教遵照教會禮儀的規定舉行祝聖典禮，

一經祝聖即為宗徒的正式繼承人及主教團成員」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批准書文中加上「已經教宗同意」字句，不見於協議前非法

主教就職批准書。該網站又透露了據傳聞姚順和胥紅偉兩人早在中梵協議之前已獲

教廷任命（天主教在線，2019b）。姑且不論此傳聞是否為真，
10

１這可顯示出協議簽

訂後，雙方先就已達成共識的人選展開首波任命祝聖的流程。相較於 2018年前的
產生新主教流程，協議的最大改變是在既存的流程中最後添加教宗的同意權。在中

國教會任命新主教流程中，選舉最終產生的人選是一人，也就是教廷收到的名單唯

一人選，教宗只有同意或否決兩種選擇。自此，教宗有了最後裁決權，如是同意，

則教區擇期舉辦祝聖禮。

這情況不同於其他國家主教產生的傳統模式。是以，教宗方濟各特別為中國教

會開闢了一種新的方式，且全力配合中國的政教關係現況，教廷在中梵協議中讓與

中國政府和教會相當大的權限。在中梵協議之下教宗所享有的任命新主教之權較之

普世教會來說大幅減縮，而且中國教會問題複雜，使教宗在行使同意權時增添了許

多限制和不確定因素。

註９	  河南鄭州王躍勝於 2022年 3月 22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年 1月 25日舉行祝聖禮；山東濰坊孫文
君於 2022年 8月 26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年 1月 29日舉行祝聖禮；福建邵武（閔北）吳奕順於
2022年 1月 18日當選為候選人，2024年 1月 31日舉行祝聖禮。

註１	  其實筆者也從不同管道聽說姚順早已數年前獲教廷同意升任主教，但為求謹慎，筆者在無確切證據
下，將胥紅偉同列為協議下所產生的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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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議實施後教廷發出《指導方針》解決神職加入愛國會問題

協議簽訂後，地下團體成員的反應成為問題重點，指責教廷聯合中共逼迫他

們加入愛國會，違背天主教信仰。為了使中國神職決定是否應加入愛國會之問題時

有所遵循，教廷於 2019年 6月 28日發出了《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
牧靈指導》（Pastoral Guidelines of the Holy See Concerning the Civil Registration of 
Clergy in China）（後簡稱：《指導方針》）指示神職人員可應福傳和牧靈需要，以
自己「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為衡量標準，決定加入愛國會與否；
如果在進行民事登記時，當事人如不同意其中條款，可以附註書面說明，或口頭表

明，可能的話在一位見證人下表達（Holy See Press Office, 2019）。教廷將決定權
交給每位地下團體成員手中，不論同意與否，教廷都予以支持。是以，開始有更多

的地下團體主教和神職登記加入公開團體；但也有不少人寧願堅守己志，或耐心觀

察。

上述大陸新主教產生之流程是大多數正常順利的情況，也有特殊情形使流程略

有不同，例如陝西鳳翔教區主教李鏡峰（1922∼2017，1980年起在職）是雙承認
主教，但未曾加入愛國會。他去世前曾指定李會元為助理主教，但因李當時無加入

愛國會，所以被列為地下團體成員，之後李會元加入愛國會，才有 2020年 6月 22
日成為雙承認主教之舉（鹽與光傳媒，2020）。以加入愛國會與否來界定是否為官
方（地上／公開）團體成員其實是很複雜的問題，以中國政府的標準來看，答案應

是肯定的，且是唯一門檻。李鏡峰可以獲「雙承認」身分主教而不加入愛國會，原

因是李在世時，與地方當局維繫良好關係，（公教報，2017）可謂特例，以往的模
糊地帶較多，現在這情況幾乎不存在了。此外，地方的政教關係與地方政府主政者

的態度有很大的關聯，中國各地情況各有不同。

參、中方主導調任主教風波

上述兩團體走向合一，也就是地下團體主教加入愛國會時引發牧職問題，一如

上述李會元之例。一般而言，中國政府和教區都會承認這些新成員原有牧職並繼續

主持教務，但也可能造成該教區現有的行政架構調整和相關人員牧職變動的結果。

以教會法規定，當正權主教退休或去世時，助理主教（Coadjutor bishop）可立即
自動地成為繼任主教；但是輔理主教（Auxiliary bishop）無此權利，教廷需再另行
任命他人，或正式發布人事令任命該輔理主教為正權主教方可（陳介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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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頁 404-1，頁 413-1，頁 302-303，頁 309）。
2022年 11月 24日江西餘江彭衛照由地下主教轉為江西教區官方輔理主教，

但是並無事先告知教廷此調職之事，教廷新聞室於 26日發布消息，指出：教廷「感
到『意外和遺憾』，因為『江西教區』未獲得聖座的承認。這個事件的實施沒有按

照梵蒂岡與中國雙方現有的對話精神，以及 2018年 9月 22日簽署的關於主教任命
的臨時協議。」同時，教廷也因彭在受中國政府承認前受到政府長期且沉重的壓力

而提出抗議，並「希望類似事件不再發生」（梵蒂岡新聞網，2022）。
這事件反應出四個問題，也應是教廷感到不快之原因：

一、彭衛照原本就是教廷承認的正權主教，但中方單方面調職，明顯地不尊重

教廷和中梵協議以互信尊重為基礎之精神；

二、中方不在事先照會教廷之下，將彭衛照降級為輔理主教，這使往後正權主

教懸缺時，彭無法自動繼任為主教，梵、中雙方屆時需再進行協商以任命接任者，

徒增困擾，這也明顯地說明中方不尊重教廷以前所發出的任命人事權；

三、江西省在中國官方教會教區規劃為一個教區，主教是李穌光，但是在教

廷版本承認的教區，包括餘江在內共有五個，彭衛照履行新牧職的教區並不被教廷

承認，這使教廷和彭之間的管理關係成為一大問題。對教廷而言，有如彭被權力架

空，且無合法教區執行牧職，彭衛照的問題使教廷措手不及。同時，彭牧靈對象擴

大至江西廣大、大多數陌生的教區神職和教友，他的職權也遭降級削弱。

四、教廷之反應依據 2019年《指導方針》所主張的「良心自由」之原則，加
入愛國會與否均依各人自由判斷決定，不應受外界壓力，中國政府顯然並不加以尊

重。

教廷於事發兩天後發出公告表示抗議，但是至今雙方尚無法提出方法以解決彭

衛照教區地位之爭議。就在中、梵雙方關係籠罩在一層低氣壓之時，2023年 4月 4
日江蘇海門主教、中國主教團團長、愛國會副會長沈斌轉任上海主教，中方同樣未

事先知會教廷。事發當天，梵蒂岡新聞室主任布魯尼（Matteo Bruni）發出的公告
表示：「聖座從媒體獲悉這個就職儀式，關於對事件的評估，目前無可奉告」（梵

蒂岡新聞網，2023a），直到 7月 15日教廷新聞室才正式發布沈斌擔任上海主教任
命令（Holy See Press Office, 2023）。令人玩味的是「一會一團」官方網站中當天
發出沈斌就職訊息（中國天主教網，2023），卻無刊載教廷於 7月 15日發布的人
事任命令。

教廷對於沈斌調任之事感到失望的原因，除了未事先獲照會表達意見之外，

應與十年前發生之事有關。上海教區歷史久遠，在中國教會中占有重要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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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教友神職人數眾多，對教廷來說是一扇窗子，因為前助理主教
11

１金魯賢（1916∼
2013，1985年起在職）促進中國政教和諧，也扮演中國教會和普世教會與教廷之
橋梁。金去世前曾提拔兩位可能繼任人選：邢文之和馬達欽，但邢不久後辭去輔理

主教牧職離開教務行政職務，馬於 2012年 7月 7日晉升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時宣
布以牧靈為主，退出愛國會（Crace, 2012），自此而被軟禁至今，雖然馬多次表示
懺悔，並重回愛國會，但始終無法恢復自由身。上海主教懸缺了逾十年，或許教廷

期待中共能同意馬達欽或邢文之重執牧職，而沈斌突然調至上海接任主教使教廷之

期待落空。教廷國務卿帕洛林對外說明教廷最終同意追認沈斌新職的原因：

為了教區的最大益處及主教牧職的履行有成效，聖父教宗方濟各還是決

定修補在上海造成的這種不合乎教會法規的情況。教宗的用意基本上是

牧靈方面的，這將使沈斌主教更從容地工作，從而推動福傳及促進教會

共融（communion）（梵蒂岡新聞網，2023b）。

這兩個案子是協議簽署以來浮出檯面、最重大的風波，其他所出現的問題也逐

漸受到關注，可想而知，不為人知之問題更多、更複雜，雙方對話之路絕非平坦順

遂。沈斌的案例證明他雖是主教團團長，但並非由自己或主教團決定調任之事，背

後實是中國政府主導全局。

肆、審視協議實施後的成效

2018年 9月 22日簽訂中梵臨時協議分別於 2020與 2022年 10月 22日獲續約，
直至目前，協議實施的成果共有九位新主教獲雙承認，另有六位地下團體助理、

輔理主教與正權主教轉為官方（地上）團體主教者。
12

１兩團體的主教統計數字是：

註１	 對中共官方教會來說是正權主教。

註１	  河南南陽靳祿崗（2019.1.30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主教）、福建福州林佳善（2020.6.9由地下主教轉
為官方主教，2023.4.14去世）、陝西鳳翔李會元（2020.6.22由地下助理主教轉為官方主教）、山西
朔州馬存國（2020.7.9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主教）、浙江寧波金仰科（2020.8.18由地下助理主教轉
為官方助理主教）、江西餘江彭衛照（2022.11.24由地下主教轉為官方輔理主教），另有廣東汕頭地
下主教莊建堅（2018.9.22被要求退休，讓位給被寬宥的黃炳章，2019.1.12退休）和福建閔東郭希錦
（2018.9.22被要求由地下主教降為輔理主教，讓位給被寬宥的閔東教區正權主教詹思祿，2022.10.4
郭宣布辭職）。上述相關日期與人物參閱網站（https://www.ucanews.com/和 https://www.vaticannews.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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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主教總人數為 100人，雙承認主教有 64位，地下團體主教 36位；2021年
底，共 98位主教，雙承認主教有 71位，地下團體主教 27位；到了 2024年 3月底，
總人數增為 100，雙承認主教人數 74（林佳善去世），地下團體減少為 26人（扣
除彭衛照轉為地上輔理主教）（聖神研究中心，2022）。這五年的統計數字因有
主教由地下加入公開團體，明顯地顯示出地下與官方團體主教人數各有消長，中梵

協議的確發揮作用。事實上，地下團體主教的人數是粗略統計，因為有多位主教下

落不明，外界也難以知悉所有地下主教之確切身分。

中梵雙方各有所得，在此，可做一個現階整體評估。對中國方面：

一、愛國會和「自選自聖」獲教廷默認接受，並透過協議順利運作產生新主

教，間接合理化習近平推動的「天主教中國化」政策；
13

１

二、強化公開團體主教陣容，打擊、分化、加強控制地下團體；

三、藉中梵協議和教廷同意之名義趁機收編地下團體成員；

四、透過與教廷共同任命新主教，整合教區，使教廷接受中國政府版本的教區

規劃。

對教廷來說，所獲得的成績也是教廷長期以來欲達到的目標：

一、建立中梵雙方溝通的官方管道；

二、在中梵一致同意基礎上，共同任命九名新主教，而且有雙方同意的正當合

法機制產生未來新主教；

三、協助地下團體轉入公開團體，身分與職務符合法規，活動可更加自由，促

進兩團體合一，符合教廷初始設定的目標；

四、目前所有的中國主教都受教廷承認，與教宗共融，開創新局面。

以中梵雙方實際所得的成果來看，中國取得的利益主要在於使內政管控更加徹

底，教廷則屬於教務人事管理和教宗任命主教權之層面上。換言之，以世俗政治的

眼光來看，中國從協議中所獲得的是實質的政治利益，這也可以說明中共願意簽訂

並續訂協議之主要動機。事實上，現階段中國政府對國內各宗教都採取極嚴厲的管

控措施；如無中梵協議，應該也可以採取同樣的高壓統治行為，何以中共願意與梵

蒂岡此蕞爾小國簽訂協議，作繭自縛？

筆者認為除了以上四點之外，尚可從四個面向觀察此問題：

一、國際外交考量：自習近平上臺後，政府高層對整體國際政治外交政策做了

註１	  習近平政府的「天主教中國化」政策內容範圍廣泛，含括以任命新主教為目的和作用的中梵協議。
是以，本研究對此議題只點到為止，針對本研究主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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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調整，從以往的「韜光養晦」路線，轉變為「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策略。

當中國在世界舞臺擴大活動空間，積極發揮影響力時，不免也與梵蒂岡以人道救

援、追求和平為目標的外交活動有所交集和接觸，是以，中國領導高層不得不調整

過往將梵蒂岡視為無足輕重、無國際影響力的小國家之陳舊思維，而這種舊思想是

受共產主義排斥宗教的思想模式所影響。藉著 2018年中梵協議的溝通管道，建立
雙方互動方式，也可藉此友好關係，牽制教廷在國際政治上之言行，不批評中國，

配合或支持中國國際外交活動。

二、政治意識形態主導：雖然中共高層對梵蒂岡的看法有了極大轉變，但仍受

政治意識形態所限，極力與對方保持「安全距離」，關鍵點在於中共疑懼梵蒂岡和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1978∼2005在位）在東歐與蘇聯共黨政權垮臺
曾扮演的精神宗教影響力，並引以為戒。是以，為不使共黨政權垮臺歷史在中國上

演，中共對內加強與外國政府和宗教團體有信仰聯繫之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的壓制

管控，推動「宗教中國化」運動，實現以黨政力量將各種宗教置於內政範疇中，排

除外國勢力介入或影響。而中梵協議在共同任命新主教時，得以促進官方和地下團

體合一，中國政府得以將中國天主教會納入政府「宗教中國化」運動中。為有效推

動此政策，當中梵進行協商與實施協議內容時，中國政府明顯地呈現出強勢主導之

傾向。

三、兩岸關係緊繃：中梵協議簽訂的時機為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兩岸摩擦不

斷，梵蒂岡是中華民國臺灣在歐洲唯一邦交國，中共自可運用中梵協商營造中梵關

係升溫議題，主導中梵互動快緩冷熱之政治氣氛，配合兩岸互動關係，向民進黨政

府施壓和任意操作。從 2016年 5月 20日蔡任職開始到 2018年協議簽訂前，共計
五個邦交國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中華民國斷交，

14

１對國際觀察家而言，中梵協

議的簽訂不啻被視為蔡英文政府再次面臨外交危機，敲響警鐘。

四、策略操作：中梵協議的簽署不免使天主教地下團體認為中共與梵蒂岡已成

為同路人之印象，中共或可藉此在國內打擊教廷在神職人員和教徒之形象，離間兩

者之關係，降低教宗在中國之聲望與影響力，並趁機加以控制，並且也在國際視聽

上造成普世教會對此議題看法之分裂。

由雙方所獲成果相較，看似中國政府收穫豐盛，教廷採取的是低調姿態，雖然

註１	  聖多美普林西比（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2016.12.21）、巴拿馬（Panama, 2017.6.13）、多明尼加
（Dominican Republic, 2018.5.1）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 2018.5.24）和薩爾瓦多（El Salvadore, 
2018.8.21）。以上國家名稱與日期均出自中華民國總統府官網（https://www.presiden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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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高層多次表達不滿意成效，以成果來看，依舊可稱簽約雙方各有所獲，各取所

需，然而也引發許多問題和爭議。

伍、中梵協議實施以來之問題

中梵雙方五年多來的互動得使吾人拼湊出協議較完整之馬賽克圖案，除了上述

成果之外，所產生的問題也引人注目：

一、中、梵雙方中意的人選可能不同

目前的媒體報導並無指稱教廷是否應中國相關教區邀請提出主教人選名單，抑

或對新人選提供意見。然而，不論有或無，都會導向一個問題，那就是教廷和教區

（背後是中國政府）中意的人選可能不同。這可以從中國教會網站中發布的新主教

產生流程中發現端倪，那就是中國教區選舉出人選的日期，距離教宗同意的日期長

短不一，日期可長至近兩年，意謂著教廷多方考量該人選資格，也盡量與中國政府

進行協調溝通，以求共識。中國政府堅持選舉過程以「獨立、自選、自聖」的原則

產生的「民主」結果，如果教廷不接受選舉結果而堅持己見，對中國而言就是干預

內政。如是中梵雙方意見不同，教廷可能以大局考量勉強接受對方中意人選，或者

無共識而陷入僵局，可能影響中共續約之意願。目前教廷在中國無大使或代表協調

歧見，使這問題更加複雜。國務卿帕洛林於 2022年 9年 14日向義國媒體透露教廷
欲將宗座駐港考察團（Holy See Study Mission in Hong Kong）遷至北京之願望（Il 
messaggero, 2022），外長蓋拉格（Paul Gallagher）在 2024年 3月 25日接受外媒
訪問時，也做相同表示（O’Connell, 2024），但是中方並無回應，淪為梵方一廂情
願。

二、地下團體處境更加困難

許多觀察家都把教廷對中國政策與 1 9 6 0 至 1 9 8 0 年代的「東方政策」
（Östpolitik）相提並論，兩種政策的實施都使忠於教宗的教會團體自認為梵蒂岡
和共黨政府握手談和下的犧牲者，過去對教宗的忠誠反成為他們最沉重的負擔。

15

註１	 有關教廷的「東方政策」，請參閱陳聰銘（2016，頁 32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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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方濟各教宗等教廷高層注意到這段沉痛歷史，才決定於《指導方針》中將加入愛

國會與否之決定權交給相關人自行決定，為減輕他們為信仰而遭受的苦難。教廷對

中梵關係此一重大癥結的解決方式，是嘗試將加入愛國會視為國民應接受的社會禮

俗規範，遵守政府規定，這符合初期教會處在羅馬帝國迫害時期教會，以及教廷

在 1930年代解決日本神社參拜、滿洲國祭天和中國敬天祭祖習俗所引發的禮儀問
題所做的權宜措施，既可安居樂業，也兼顧保全信仰生活之歷史經驗。教廷以尊重

不同文化與地方習俗為出發點，尋求政教和諧，解決延宕三個世紀之久的「禮儀之

爭」，這為中國天主教本地化奠下重要里程碑，
16

１教廷再度援用此適應精神，尊重

並接受中國政治社會現狀為基礎所做的因應措施。

從此措施看來，雖然教廷以中國教會合一為最終目標，但仍不願放棄地下團

體，從協議實施成果來看，該團體也不會馬上消失；換言之，這也意味著關係人自

身應該擔負自己所做的決定帶來的後果。地下團體成員對《指導方針》反應不一，

有接受而加入愛國會者，也有激烈反對者，稱違背信仰，指控教廷出賣忠於教宗的

地下團體，動搖地下團體對教宗的信任與忠誠。該團體面臨分裂危機，且變得更加

脆弱，且進一步分崩離析。再者，由地下轉公開團體的三名主教都遭降級或逼退，

權限削弱的結果，頗使地下團體成員心寒警惕，也增強了反對陣營批評《中梵協

議》的聲音。

三、主教換陣營不代表教區合一

地下主教轉入公開團體後，該教區內兩團體並無因而合一，雖然有一些教友

神職隨該主教轉進官方公開團體，但是大多數教友卻寧願堅持己志，反而蔑視該主

教背叛信仰。
17

１如吾人從中國教會官方和地下兩團體人數，以及地下轉官方主教管

轄教區信徒人數不見明顯大幅變動情況來看，主教轉變陣營的影響有限。從地下團

體規模較大的福建福州教區為例，林佳善主教轉入官方團體後，地下團體信徒人數

依舊不見明顯變化（星島日報，2020；Cheng, 2020）。以河南靳祿崗情況來看，
成為官方團體助理主教後，也有不少神職跟隨，但是地上與地下團體仍舊分裂對立

（公教報，2019），影響與效應仍有待未來觀察。

註１	 有關教廷接受社會禮俗規範解決中國禮儀之爭，參閱陳聰銘（2010，頁 111-134）。
註１	  吾人可在網路上找到不少地下團體成員發表對中梵協議的看法，但問題在於之所以是「地下團體」，

都是使用化名，就算是本名，來源真假也都成疑問。如果中梵協議引發地下團體的抵制反對和批

評，這足以表示反對人數極多，立場激烈，是以，在此以概況的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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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政府加強制定新宗教法規

自 2018年中梵協議簽訂後，中國政府制定頒布更多新法令嚴厲管控包括天主
教在內的所有宗教活動，法規多如牛毛，領域含括人員、組織架構、機構房舍、活

動、信息流傳接收、財務⋯⋯等等，從 2018年 9月至 2022年底，如排除與天主教
無關之法令，總共有八條中央政府新法規制定，包含新修訂的舊法規，

18

１另外還有

各省分地方法規。這些鉅細靡遺、極度嚴密的法規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並孤立在

境內的教會與成員活動空間，嚴控對外關係，否定地下團體神職人員之身分。這些

限制對內地各教區，特別是教廷，想了解主教候選人資格造成很大阻礙，可以說中

國新法令削弱，或部分抵銷了中梵協議的作用，增加了實施上的障礙。

五、教宗同意權在中國國內法令中遭忽略

有一新法令《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值得注意，其中第 12-3條規定：「宗
教教職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受境外勢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團體或者機構委

任教職，以及其他違背宗教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行為。」以及第 16條規定：「天
主教的主教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批准並祝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

團應當在主教祝聖後二十日內，填寫中國天主教主教備案表，報國家宗教事務局備

案，並提交下列材料：（一）該主教的戶口簿複印件和居民身分證複印件；（二）

省、自治區、直轄市天主教團體出具的民主選舉該主教的情況說明；（三）中國天

主教主教團批准書；（四）主持祝聖的主教簽署的祝聖情況說明。天主教主教備案

表式樣由國家宗教事務局制定（中國政府網，2021）。」
此法令是中梵協議簽訂後所頒布，條文中私毫看不出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納入教

宗同意權之蹤跡；換言之，此流程與 2018年以前無太多變化。這似乎是中共刻意
向教廷透露一項訊息：如果中梵協議失效了，中國任命新主教流程也不會受影響。

註１	  以下四部法規在 2018年前已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2011.1.1）、
《宗教院校教師資格認定和職稱評審聘任辦法（試行）》（2013.1.1）、《宗教院校學位授予辦
法（試行）》（2013.1.1）和《宗教事務條例》（2018.2.1），第四部法規應是中梵協商期間所頒
訂。另有新法規或舊法規新修訂之頒布：《宗教團體管理辦法》（2020.2.1）、《宗教活動場所財
務管理辦法》（2022.6.1）、《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2021.5.1）、《宗教院校管理辦法》
（2021.9.1）、《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22.3.1）、《互聯網跟帖評論服務管理規定》
（2022.12.15）、《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2011.1.1），和《宗
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2023.9.1）。括號內日期為實施日期，參考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門戶網站
（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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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條文也禁止中國神職人員無中國政府同意下與外國機構有密切教務隸屬關

係。是以，中國方面對教廷有恃無恐，無形中對後者持續施加壓力被迫退讓以維

繫續約。此外，網路通訊又遭政府當局監控，教廷難與中國神職人員保持暢通的聯

繫。

六、 中國境內教區眾多、情況不一、地方政教關係不同、地方政府與中

央不同調

教廷外長蓋拉格點出實施障礙重重，因為教廷無代表在中國，單憑文件作業使

新主教人選資格審查變得很困難之問題；再者，中梵協議為中國中央政府所簽署，

個案送至地方政府和教區作業時，地方上的政教關係情況各有不同，程序也變得很

慢、很複雜，中央和地方意見也不一定一致（Allen, 2020），是以，新主教任命案
耗時逐案審查。

七、中梵各自教區劃分版本不同

中梵協議實施後出現共同任命之前六位新主教，但只侷限在雙承認的教區，彭

衛照的案例突顯了這問題的嚴重性。至 2022年為止教廷版本的中國教區有 147個
（116教區，31個代牧區、監牧區和其他牧民區域），但是中國政府版本中卻只
有 95個教區和 7個牧民區域（聖神研究中心，2022；沙百里 2014，頁 3-8）。教
廷和中國官方教區版圖相差甚遠，此問題影響層面大，關乎任命主教人數和職權範

圍，確定的是雙方需時間協商解決，這因素將連帶影響雙方協商主教新人選之進

度。

從 2024年 1月 29和 31日兩位新主教任職的例子中，吾人可發現孫文君擔任
的山東濰坊教區是中國官方版本的教區規劃，教廷為遷就既成現狀而取消教廷版

本舊教區益都之名稱（Vatican News, 2024a）。另一例則為福建邵武教區的吳奕
順，該教區在中方版本中是閔北教區，教廷則將該新教區合稱為「邵武—閔北」

（Shaowu, Minbei）（Vatican News 2024b）以兼顧雙方的教區版圖規劃。從此一
趨勢看來，中梵協議的實施步驟已從新主教任命之階段，進入教區調整與整合之階

段，且是教廷以尊重事實現狀為基礎，配合中國政府的規劃。或許上述彭衛照之問

題，隨著時間流逝，順著趨勢而找到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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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方利用協議和教會法漏洞

除了已經納入新主教產生流程中的教宗同意權之外，上述所發生的問題也提供

吾人推敲協議內容的線索。彭的案例顯示出中梵雙方可能同意以一個教區有一位主

教主持教務為原則，先著手解決雙承認教區主教懸缺或任命新繼任人，其他非雙承

認教區則待來日解決。然而，中方單方面降調彭至其他非雙承認教區，又轉調沈斌

至其他教區，所憑藉的理由應該是兩人都已獲教廷承認的主教，不需要再呈請教宗

行使同意權，中方大可自行調動。是以，協議中應該無規範現任雙承認主教調整牧

職任所與階級的相關問題。

雖然教廷在協議實施上遭遇的問題頗繁雜，現階段只能一方面見招拆招，嘗試

解決現有問題；另一方面，摸著石頭過河，摸索前進。總結上述論點，協議實施之

過程出現了兩個趨勢：教區範圍調整和個案處理。

陸、教廷國際外交的開展促進中梵良性互動氣氛

蓋拉格在一場媒體訪問中一語道破中梵互動時，教廷所處的劣勢，他指出「雙

方並無外交關係，梵蒂岡是小國，無任何牌可打，可仰賴的只是對話一途，除此

之外，並無其他方式可與北京打交道，這就有如『將腳趾頭卡在門上』（Allen, 
2020）」以避免門再度關閉。

為維繫協議對話管道暢通，教廷也透過雙方互動和國際舞臺上不同方式向中國

表達善意：

一、謹慎與善意：中國的人權與宗教自由議題飽受國際輿論抨擊，境內天主教

會中也有不少主教和神父遭囚禁，但是教廷並不表示意見，因為教廷更重要、更遠

的目標在於維護現有的良性互動。另一個顯例，則是教廷在香港設置「中國研究辦

公室」（Study Mission for China）並派有代表主持，但因該單位和人員不屬於正
式外交性質，理需向港府申請工作居留證獲准入境。該單位可視為教廷在中國的哨

前站，對教廷極為重要，平時該機構人員極為低調。教廷需時時保持警覺謹慎，特

別是在 2019年開始的香港社會運動時避免表態，一旦中梵關係惡化，中國政府可
能會針對此機構施加報復，中梵協議的續約也可能受到影響。再者，教廷也對人權

和維吾爾族議題三緘其口，教廷只能謹言慎行。

二、擢升香港主教周守仁為樞機：眾所周知，香港與澳門是中、梵溝通的橋



 【研究紀要】從教廷外交的觀點看中梵協議之內容、現況、影響和展望　137

梁，教廷擢升香港主教周守仁為樞機，成為華人教會的牧首，目的在於透過香港與

內地教區的交流，促進普世教會和大陸教會的溝通。

三、教宗的蒙古牧靈之行：教宗於 2022年 8月提拔了義大利籍年輕的蒙古監
牧馬倫戈（Giorgio Marengo, 1974∼）為樞機，為教宗方濟各訪問蒙古鋪設了與蒙
古政府與教會交流之良好氣氛。2023年 8月 31至 9月 4日訪問期間，教宗在蒙古
首都烏蘭巴托演講中握著陪同訪問的湯漢樞機和周守仁樞機的手說：「向尊貴的

中國人民致以親切的問候。⋯⋯我也請中國天主教徒成為好基督徒和好公民（ABC 
News, 2023）。」透過教宗牧靈之旅向中國遞出橄欖枝，馬倫戈樞機也成為教廷與
蒙古和中國交流的管道。

四、梵、越關係升級：2011 年越南與教廷達成協議允許教廷派任一名非常
駐大使處理新主教任命，該大使時常到訪越南處理相關教務。越南總統武文賞於

2023年 7月拜訪教宗，雙方達成將在河內設一常駐代表處之協議（Vatican News, 
2023a）。越南持續發出善意，總統武文賞正式邀請教宗訪問越南（UCA News, 
2023）。越南在世人眼中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境內也時有傳出政教衝突意外事
件，但是該國天主教人口比例在亞洲國家中是第二高的國家。梵、越協議的順利和

雙方關係的升溫，成為往後梵、中關係的示範參考對象。然而，2024年 3月 20日
傳出武文賞被迫辭職，這是否為梵、越現階段漸入佳境之關係產生影響，值得進一

步觀察（AsiaNews, 2024）。
五、將中國主教融入普世教會：2018年協議簽署後，教宗邀請陝西延安（榆

林）主教楊曉亭，和一位前非法主教，後獲寬宥的河北承德主教郭金才參加同年

10月在梵蒂岡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UCA News, 2018）；教廷延續此善意，新主
教內蒙古集寧主教姚順和山東周村主教楊永強於 2023年 10月獲邀參與世界主教會
議（Mares, 2023）。目前中國所有主教都已獲教廷承認，但是中國政府尚未承認
地下主教，所以教廷尚未承認中國主教團之地位。教廷邀請中國主教與會之舉，不

外是昭示中梵協議最終目標是將中國主教團納入普世教會中。

六、Covid-19疫情期間梵中互動良好：2020年初開始在中國境內漫延的肺炎
疫情不僅引起世界各國注目，教宗也多次表示關懷（Vatican News, 2020a），中國
教會之後也回贈防疫物資給梵蒂岡（Vatican News, 2020b），雙方有良性互動。

不論是中、梵互動，還是在國際上的外交作為，教廷步步為營、不評論與中國

有關之敏感事件，目的在於更重要的目標：延續雙方良好的關係。
19

１

註１	  雙方維繫良好的關係對教廷外交亦有好處，如教廷特使祖皮樞機（Cardinal Matteo Zuppi）於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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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中梵協議對兩岸四地華人教會之影響： 
教務與政治外交層面

中梵協議只限於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政教協議，內容也僅適用於大陸地

區。再者，教廷多次斬釘截鐵地為協議定調為牧靈層次，無涉及政治外交議題，由

此看來其內容應該不涉及香港與澳門教會，以及梵中建交。然而，該協議仍不免對

兩岸四地華人教會產生影響。在此，分教務和政治外交兩層面來看協議對港、澳、

臺之影響。

一、香港與澳門教會：從歷史淵源來說，港、澳教會直屬教廷傳信部（萬民福

傳部）管轄，教務發展和主教任命與普世教會同步一致。中國政府自香港社運爆發

後，逐步加強對香港的掌控措施，在內政上有加速逐步縮小與內陸差距之傾向，所

謂「內地化」之疑慮漸起。2020年 6月 30日香港《國安法》和 2024年 3月 23日《基
本法》2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別保安局，2024）的頒布實施不禁使人質疑港、澳
的宗教自由和天主教會受到負面影響的程度與範圍。中梵協議或類似內容的一份新

協議是否將成為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而擴展到香港與澳門教會，這其實是很敏感，

卻是許多關心港、澳教會未來發展的人內心疑問，又無法避而不談的問題。

香港周守仁和澳門李斌生兩位主教都曾前往北京訪問，2023年 11月中旬北京
主教李山也應邀請回訪香港，香港教區與中國天主教「一團一會」三年來舉辦了數

場有關以「天主教中國化」為議題之研討會，雙方禮尚往來，交流不斷。若以此稱

這「天主教中國化」措施為即將施行於港、澳教會之前兆，則未免流於言之過早、

妄自揣測之辭。此時，吾人需以兩個指標做為未來觀察重點：「中國天主教團」

是否將包含港、澳主教，且兩地新主教產生流程是否發生變化，以及「天主教愛國

會」或類似組織是否會在香港和澳門教區成立。這兩個問題可能未來將成為梵、

中、港、澳四方關係埋下隱憂，進而浮上檯面成為變數。

二、中梵建交與否：中梵是否達到建交的階段，其實關涉許多問題，中華民國

外交部在第一時間發出聲明，表示「期待這項協議有助中國天主教會與普世教會共

融合一，並能促進中國宗教自由的發展；同時，教廷已向臺灣重申，這項臨時性協

議不影響臺梵邦交（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2018）。」對臺灣而言，教廷自始

9月 13-14日訪問北京，為營救被帶到俄羅斯的烏克蘭孩童返鄉，以及協調俄烏戰爭，與中國政府高
層協商（Vatican News, 20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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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此協議定位為教務層面，此言有將梵臺邦交隔離，不受協議實施影響之作用。

縱然如此，在臺灣從政府、民間，乃至天主教會成員，無不為臺梵邦交感到憂心忡

忡，甚至不少媒體繪聲繪影揣測梵蒂岡將不久與中華民國臺灣斷交，而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交。在此，分三部分解析此問題：

（一）中共領導高層政治意識形態高漲之下，預料中共內部極端保守陣營無法

接受與梵蒂岡此一宗教政治實體建交，並與普世天主教會最高領袖密切往來，以目

前的跡象顯示此一問題在未來數年可能無法突破。

（二）教廷派駐大使至邦交國，大使之階級是總主教，一旦中梵建交，將有一

總主教大使駐留北京，而成為中國教會的首牧，境內所有神職教徒均需服從，這應

是中國現行法令和政府所無法容許之事。

（三）教廷期待在北京派駐常設宗座代表，在現階段中國政府對內以法令嚴厲

控管境內所有宗教活動，在無主管單位同意下，禁止中國教會與外國人士團體進行

接觸或聚會，教廷代表無法自由行動對新主教人選進行查訪，更遑論拜訪政府機構

和愛國會，該代表之意見也未必在中國教會發生作用，而這問題影響到教廷代表職

務無法執行之問題，不論是總主教與否。雖然宗座代表不屬於外交系統，非正式外

交使節，但此可能性如今看來並不高。

三、排擠效應：教宗方濟各到蒙古進行牧靈訪問，在上述演講場合中聯同香港

的湯漢樞機和周守仁主教向中國政府與教會發出呼籲，臺灣主教和教友們因緣際會

無組團前往蒙古參與盛會；假設臺灣主教在場，屆時，教宗邀請臺灣主教上臺與否

都會使梵、中、臺三方尷尬。從此事件中可發現一跡象，那就是教廷將對中國關係

列為優先項目，不論是中梵協議有效時期與否，在普世教會的國際場合中，「中華

民國臺灣」相關政教事務人員都會被掩蓋，出現排擠效應。

四、兩岸教會交流：大陸與臺灣教會以往交流頻繁，2010 年 5 月 8 日福建
廈門蔡炳瑞就任新主教時，臺北總主教鄭再發受邀共祭（公教報，2010），但在
2010年代中期以後因兩岸關係不穩定而緊縮，至今僅以臺北的輔仁大學和聖博敏
神學院為主要的管道，方式偏向個案、學術和教會機構內的交流。如今中國大陸教

會所有主教都受教廷承認，臺灣欲發展兩岸關係，或可以兩岸教區為基礎進行教會

間的交流。

五、加強臺梵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始終呼應教廷國際人道慈善活動，積極參與

救援，也扮演臺灣教會和華人宗教交流的中介角色，參與梵蒂岡和普世教會對話。

雖然中梵協議與臺灣無直接關係，但是臺梵邦交有助於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的能見

度，且兩岸主教也可在普世教會場合中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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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是中華民國政府極端重視的友邦，自然不會，也無法阻礙教廷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發展關係，只能密切觀察事態進展；再者，大陸宗教與人權情況的改善對

臺灣也不無好處。

捌、教廷新外交路線與中梵協議未來發展

教宗方濟各於 2023年 12月 21日在梵蒂岡大殿的降福廳（Benediction Hall）
向全體教廷官員發表祝賀耶誕節演說，他期勉教會要傾聽外面所有人的聲音，「僵

硬式的意識形態立場阻礙我們前進（Pope Francis, 2023）。」教宗主要是針對目前
他致力推動的普世天主教會多項大改革，但是他這一席話含括所有議題和處事準

則，自也關涉教廷對於具體、且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特定國家之外交傳教政策。前教

宗本篤十六世對愛國會和非法主教強硬不退讓的立場使梵、中關係陷入死結，所以

方濟各教宗強調的具彈性之思考模式，正是為他的中國政策做了最佳註腳。

一、教廷具彈性的對中國新外交路線

「獨立自選自聖」和「一會一團」是中、梵對話高難度的障礙，方濟各時期的

教廷從「接納」愛國會功能做為開啟對話的鑰匙，再透過與中國政府共同選任新主

教，使全體主教都受教廷承認，突破「獨立自選自聖」的難題。然而，吾人需注意

一點的是教廷從未正式表示承認愛國會的地位，也不願在公開場合談論愛國會之相

關議題，避免與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將愛國會定位為非教會機構之立場產生矛盾。此

一謹慎態度從發布協議架構下所產生的新主教公告中可見一斑，因為內文都無提及

該候任主教從教區選舉中選出來的日期。教廷所注重的是新主教整體選任到祝聖的

過程，以「結果」為重，愛國會之角色並非重點。

教廷和教宗是推動中梵對話的主動方，也是動力所在，從教宗方濟各到國務

卿帕洛林和外長蓋拉格，都異口同聲地肯定中梵主教協議的必要性，蓋拉格甚至以

假設語氣說如果沒有協議，或沒同意給予中共在撿選新主教一個重要角色，不出十

年，可能會有更少的主教與教宗共融（Allen, 2020）。教廷不諱言地稱不滿意目前
的成績單（Mares, 2022），但是基於「不好的協議比沒協議還好」之理由（LifeSite, 
2023），雖然教廷冀望與中國商談修改部分內容無法如願（Gagliarducci, 2022），
也不願放棄這個雙方唯一的正式協商管道，並表達願將協議從臨時性質變為無期限

之期望（Alle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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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梵協議的前景

中國教會在 2006∼2012年間祝聖了六名無教宗同意的非法主教，教廷和中國
關係極度惡化，2013年方濟各成為教宗時也擔心這一幕悲劇再度上演。無協議的
中國教會是否真的會再度出現非法主教？吾人可推論梵中協議下，教廷頻頻讓步，

中國政府是淨獲利的一方。2022年 10月 22日續約 14個月後，終於又再出現一波
新任主教，這可能是這段期間中梵雙方對人選出現歧見，加入教宗同意權或許對中

國而言是唯一新制約因素。有無或延遲新主教產生對中共政權而言無任何影響，走

回頭路也非完全不可能，但對教廷來說是惡夢重演。再者，中共無所忌憚地對教會

施壓，不尊重中梵協議精神，縱然成績不盡令梵方滿意，然而，整體中國教會依然

運作，也產生新主教。是以，往後協議續約仍是教廷勢在必行的優先事項，外長蓋

拉格也公開做此表示（O’Connell, 2024）。
教宗方濟各大力推動「同道偕行」（Synodality）

20

２，普世教會所有成員應該在

主教領導下與教宗共融，這也可說明教廷透過中梵協議產生的新主教，將中國主教

納入普世教會的努力。然而，在中共眼中這精神層次的共融卻可能與「獨立自選自

聖」的原則相抵觸，進而縮減中國政府對中國天主教會之控制權，普世教會努力目

標挑起中共的警戒心，這或可說明何以中國兩位主教分別參與 2018和 2023年的世
界主教會議，無法全程與會而須提早回國的原因。這種警戒心起於政治意識形態，

使中共對教廷的關係若即若離，中梵協議實施過程變數極多，受政治事件和政治領

導人主觀因素影響而極度脆弱，前景仍不明朗。

至於屆期續約順利與否，則關乎中梵雙方互動情況。不少觀察家認為實施過

程窒礙難行而推斷協議未來可能無法續約，此一問題端視雙方期待的底線，如以政

治現實來看，任何一方無意願續約或要求中止協議可能性也並非為零。從協議簽署

後，不論是中共或教廷都沒有亮出談判的底牌與可容認的底線；然而，吾人可以合

理推斷，認為任一方如果判斷此協議無益，甚至有害己方利益和所設定的目標，都

有可能為協議劃下休止符。對中共而言，這底線應該是長期推動的「三自運動」

（獨立自主自傳）、和「天主教中國化」的目標。對教廷來說，則是新主教任命，

註２	  「同道偕行」與「共議精神」（Collegiality）常相提並論。世界主教會議籌備委員會定義為「『同道
偕行』是教會，即天主子民特有的生活和運作模式（modus vivendi et operandi）的綜合體—當教

會所有成員一起同行、一同集會並積極參與福傳使命時，『同道偕行』便彰顯並實現教會共融的本

質」。而『共議精神』（或譯為『主教集體性』）就是由主教執行牧職，與其他普世教會各地主教

共融，透過教會機構表達出來的共道偕行。所有共道偕行正當的表達在本質上就包含主教集體性地

執行牧職。」（Commission théologique international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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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區教務的發展。上文推斷可能之前有候任主教人選非教廷所喜，然而到目前

為止九位新主教上任後並無傳出不妥之事，教務也順利發展。對中共來說，目前成

果也在預期和可控制的範圍內。是以，只要實施情況仍符合雙方利益與期待，應當

會持續續約。

玖、結論：回歸教會傳統

方濟各教宗下的教廷發揮靈活的外交路線以維繫梵中對話，但如何選任主教

是核心問題所在。教廷為審查候選主教資格而感困難重重：如何在欠缺相關人員資

料情況下選出他們都不熟悉，但應該適任的人選？除了「愛國」（成為愛國會成

員）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外，筆者認為教廷的解決方式是訴諸「教會傳統」。在很

長久的時間中，教廷官員和西方傳教士一直在質疑中國國籍教士是否具備一顆「羅

馬心」（Roman heart）（Henri Lécroat, 1918），也就是包含了與羅馬教宗共融的
心、忠於教宗和堅定的天主教信仰。這種略帶警覺、不信任的心態，或可解釋何

以遲至 1926年 10月中國教會才出現第一批國籍主教之原因（陳聰銘，2017，頁
96），全球其他傳教地區的教會也處於同樣情況。事實上，今日教廷在審查考核全
球各地候選主教資格時，評估對方「羅馬心」仍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共同的標準。

自 1979年改革開放後，中共在天主教修院司鐸神職人員陶成教育中，加強灌
輸共產主義和政治教育，加上重重政治監督功能，中國神職人員的靈修與神學程度

相較於普世教會神職平均水平之差距是一大問題，所謂的「羅馬心」高低也不無疑

問，這很大程度上與個人抗壓能力相關。不可諱言的，目前中共對天主教施壓力

道逐漸增加，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或有可能侵蝕「羅馬心」，但影響如何卻因人而

異。時間會透露中國神職是否與教廷的心跳同步，心靈相通。雖然教廷對中國政府

做了許多退讓，但是對世人來說，依舊太早認定教廷在中、梵協商角力過程中是輸

的一方。教廷外交圈中流傳一句俗諺：「世俗政治是一時的，羅馬的耐心卻是永恆

的。」

*　　*　　*

（收件：113年 1月 4日，接受：113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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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Consequences, Outcomes, 

and Perspective of the Sino-Vatican 

Agreemen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Vatican Diplomacy

Alexandre Tsung-mi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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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ed in Beijing on September 22nd, 2018, the Sino-Vatican Temporary 
Provisional Agreement o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e two parties agreed to keep the 
content confidential during this mechanism’s “experimental” phase,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renewing it once every two years. To date, two renewals have 
been completed. My articl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its 
procedural aspects, the consequential outcomes, the obstacles, the perspectives 
it envisions, and its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as well 
a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tica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The study delves into two spheres: 1.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hurch: This includes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measures and juridical regulations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n 
response to the agreement’s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s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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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Official Catholic Community and the 
Underground Community. 2.Vatican’s Role: The Vatican publishes directives 
and exercises the Pope’s spiritual influence to encourage Chinese clergy to 
accept the agreement. Simultaneously, it employs Pontifical diplomacy to 
strengthen Sino-Vatican relations.

This study leads to two points in the conclusion: 1. The outcom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le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es. 2. The Holy See i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n Episcopal 
nomination arising from the agreement.

Keywords:  Sino-Vatican Agreement, Appointment of Chinese Bishops, 
Chines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CCPA), Self-Election 
and Self-Consecration, Vatican diplomacy towards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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